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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徽州宗族风俗变迁剖析

——以《珰溪金氏族谱·陈俗篇》为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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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晚期是徽州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对徽州农村宗族社会

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出自退休官绅之手的《珰溪金氏族谱·陈俗篇》，对这一时期徽州宗族风俗之变作了生动的描

述，并提出了应对之策。从书中可以窥见传统的宗族统治秩序已经面临严峻挑战，《陈俗篇》也因此成为时代变迁

浪潮的绝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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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明代晚期是徽州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徽商已经成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第一大商帮，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和社会分化

的急剧加速，对处于皖南山区的徽州农村宗族社会构成了强烈冲击，徽州宗族社会的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此一社会变迁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并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

唐力行曾以徽州方氏宗族因商迁徙为例，认为正德、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徽州社会带来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

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
[1-2]

，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也以徽州汪氏宗族因商迁徙为中心进行了类似的论述
[3]
；卞利关注这一

变迁中徽州社会观念和大众心态的变化，认为传统的安土重迁和农本商末的观念已经被轻本重末观念所取代，注重实效功利成

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
[4]
；赵华富则认为受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生产关系萌芽的影响，徽州宗族风气发生了重

大变化，对宗族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在宗族广大仕宦和富商大贾的支持下，徽州宗族制度最终并未动摇
[5]
。牛建强在综合

考察整个明代徽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后，认为徽商资本的回归，并未产生像江南地区那样的社会效应，反而带有保守特征，事实

上强化了包括宗族制度在内的旧因素和旧势力
1
。显然，学术界对晚明徽州宗族社会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确实发生了不同以往

的重大变化是有共识的，但对此一社会变迁的实质和后果分析上则存在分歧，也显示此一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近年来，笔者查阅明代晚期徽州家谱时，在明隆庆年间纂修的休宁《珰溪金氏族谱》
2
中，发现了一篇由退休官绅所著的《陈

俗篇》，作者从传统的宗法观念出发，详细描述了他眼中的“旧俗”与“今俗”，力陈移风易俗之道，是研究明代徽州宗族社

会的宝贵资料，但尚未有学人称引，其价值尚未得到关注。本文以珰溪金氏宗族为中心，以《陈俗篇》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

论述晚明徽州宗族风俗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变迁，并对徽州宗族应对变迁的各类措施进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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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珰溪金氏宗族及《陈俗篇》的由来

休宁珰溪金氏自称祖上出于汉秺侯金日磾，其后裔在唐末迁居休宁白茅。北宋末年，七府君由白茅迁石田，后裔又有迁于

洲阳干的。南宋时，七府君的八世孙金文藻从洲阳干迁居珰溪村
3
，为珰溪金氏始迁祖。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珰溪金氏在元代开

始强盛起来，十一世金南庚(1280-1344)曾任元江陵路把都儿民户副总管，同时经营茶、木业，“使人以木筏行江浙，茗行淮南，

取十一利以为资”
4
，家产富饶，曾经输粟赈济数郡，有“江东富翁”之称。金南庚重视教育文化，先后聘请徽州知名儒士陈栎、

朱升、倪士毅、郑玉等执掌家塾，教育子弟，奠定珰溪金氏的发展基础。元末大乱中，金南庚之子金震祖(1299-1362)起兵捍卫

乡里，以功授忠翊校尉、平江路十字翼万户府镇抚，其长子金符五授武德将军、常熟千户所正千户，次子金符申授宁国路榷茶

提举司提举，三子金符丑在洪武十三年(1380)举贤良，任大同府同知。金震祖及其同辈族弟九人，其后裔成为珰溪金氏宗族的

九大支，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明代徽州的强宗大族之一。

明代中期以后，珰溪金氏外出经商的人非常多，族谱中有传记的富商有三十余人，典型的如:

金温，“豁达多大节，在商为商纲，在族为族望，见义必为，不畏强御”
5
。

金通正，“少博综坟典，习为儒，弱冠丧父，遂弃去，时贩鹾于淮”
6
。

金论，“贾浙上。……日为市，夜取《骚》、《选》诸书及古今杂传读之，琅琅至夜分，由是能诗。已易贾金陵”
7
。

金琛，“年十三，侍兄商游桐乡，……改商于桐之南庄。……时君年三十矣，乃大究厥施，作力争时，赢得过当，一岁而

利倍，再岁而利又倍，三岁而利又倍，不数岁遂拥多赀，为桐乡巨商，所入产至以籍计者七”
8
。

金儒，“家世业池阳，始盛，既微矣，比程氏至，又微矣。……程氏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解

而更张，正在今日。且妾有父在云间，云间，古贸贩之区，盍就依吾父为之’于是悉出其奁佐儒使行，儒乃易业于云间，生理

遂日以盛，卒以成家”
9
。

金烈，“初贩鹾于浙，不利。既而典于松，利”
10
。

从珰溪金氏所经营的行业看，族谱中明确提到的商业以盐业、典当为主，而经营的范围则以长江中游和新安江流域为主，

这和当时徽商整体发展的概况是相符的。从支派来看，以金震祖之后的总管公支、金晋祖(1316-1362，曾任税务大使)之后的大

使公支，最为兴盛，珰溪金氏族谱的兴修也这两支为主。

珰溪金氏的第一次修谱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第九世金革(南宋咸淳年间进士、曾任新宁县主簿)在旧谱基础上编成《珰

溪金氏家谱》一卷。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金谕(曾任上犹知县)在金革谱的基础上，纂辑成《珰溪金氏族谱》。正统五年(1440)，

金希宗在金谕谱的基础上继纂族谱，但“委塾师吴以德所作谱，词指多近俚”
11
，族人不太满意。嘉靖年间，退休官绅金瑶开始

从事新谱的编纂。

金瑶(1495-1591)，字德温，号栗斋，是珰溪金氏第十七世，贡生出身，曾先后任会稽县丞、庐陵县丞，擢桂林中卫经历，

主要著述有《周礼述注》、《六爻原意》、《十七史摘奇》、《蚕训文集》，嘉靖三十三年(1554)，退隐家居。身为退休的官

绅，又谙熟经史，金瑶是家族中的权威，在族人推举下，主持纂修家谱，历时十四年，于隆庆二年(1568)纂成《珰溪金氏族谱》

十八卷。这部家谱分为著居、溯迁、叙族、明宗、五贤、录仕、纪节、存述、裒翰、陈俗，共十篇，体例既严谨又有创意，叙

事简洁，行文流畅，刊刻精良，是明代徽州家谱精品之一，为其作序的季本、王畿、汪道昆、洪垣、陈有守等名士盛赞“其事

核，其律严，其言往往称先王，一以反本修古为务，盖谱之良也”
12
，虽不乏溢美，但大体属实。金瑶为修谱曾呕心沥血，备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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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劳:

“初谓复越旬日就矣，孰意旧籍多缺，远迹难寻，间有一疑，遂至数月不能决者，有一缺略数时不能补缉者。既绎之心，

又询之父老，又稽之载籍，积日靡月，今且十四阅岁矣，而是谱始克成编”
13
。

由于该谱为金瑶心血之结晶，因此无论体例还是风格都渗透出他的个人强烈的个人色彩，而最突出的莫过于《陈俗篇》。

该篇占据了整整一卷(第十八卷)，一万八千余字，用这样长的篇幅专门讨论宗族风俗和移风易俗之道，在徽州家谱中是非常罕

见的。

对于《陈俗篇》的宗旨，金瑶有专门的说明:

予宗之在吾邑，不可谓不大，然而迩年以来，风俗之薄，固有小族之所不为而为之者，为子弟者不知以是自愧，顾犹訑訑

然以右族自多，或以侈诸人，或以加诸其邻，使不蚤为之图，将不知其所极矣。予因述古者化民成俗之义，叙于篇端，以为据，

复以旧俗与今俗之不同者条缀于后，以见予家之俗旧如是，今如是，如是而为美，如是而为不美。使父兄者知以是诲其子弟，

为子弟者知以是自诲，早夜以思，去其不美者，以就其美者，或者亦变今还古之一机也。岂惟于薄俗有补，而大族之名庶其无

愧云
14
。

家谱完成时，金瑶已经七十四岁了，阅世既久，经历亦多，对“今俗”浇薄的不满，对“旧俗”醇厚的慨叹，对子弟“不

知以是自愧，顾犹訑訑然以右族自多”更感到十分忧心，所有这些，与他作为宗族权威的使命感结合在一起，促使他以饱含个

人色彩的笔墨在家谱中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也使这份《陈俗篇》成为反映明代晚期徽州宗族风俗变迁的相当难得的第

一手资料。

三、《陈俗篇》展示的晚明徽州宗族风俗变迁

《陈俗篇》内容丰富，首为《古俗论》，是从《周易》、《周礼》、《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中摘引的关于风俗的

论述。以下共五十三条，冠以总名《旧俗今俗不同》，其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伦义(六条)、族义(四条)、族相见礼(五条)，对比古今风俗的不同；

第二部分为移风易俗的劝诫，包括士劝、吏约、官常、庶民之职、礼制、丧礼(二条)、昏议、继义(三条)；

第三部分为对族中各类陋习的批判，包括子弟浇习(五条)、子弟诡习(二条)、子弟恶习(四条)、子弟逆习(二条)、女子浇

习(二条)、女子恶习、女子逆习、女子愚习(二条)；第四部分为处理和协调族内关系与公共事务的规则，包括御节妇、御塾师、

御著存观、御中户、御仆、御众仆、保近山、惜古木。全篇以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立论基础，对宗族风俗的几乎所有方面都

有涉及，由对比而劝诫，由劝诫而批判，进而制订移风易俗的具体措施，层次分明，结构清晰。

村也不例外。金瑶作为饱读经史的退休官绅，对族内的风气几乎没有一处是看得过去的，这其中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宗族

血缘关系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严重松驰，传统的宗族伦理遭到破坏，由此引发了众多的问题。

1.宗族血缘关系松散化，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基础遭到冲击

中国传统的宗族关系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孝道为伦理基础来维持的，但是晚明的珰溪金氏宗族血缘关系却出现了

明显的松驰化。父子兄弟是维持父系宗族血缘的核心，但恰恰是这个核心在当时受到了严重冲击。《陈俗篇》首先论及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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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关系的变化:

孝养者，人子之常。吾闻吾先祖兄弟五人之养吾曾祖也，村中无屠肆，日轮一人往邑市肉，以供午餐，此之谓养口体，已

非养道之至，至今族人传说以为美谈。迩来屠肆盈村，市肉不必于邑，每日族中噏噏缉缉连袂而游者，孰非人之子，孰不有父

母之当养，然而知有父母之养者几人?知有父母之养而每食必有酒肉养者几人?即使人人以酒肉养，且亦省市肉之劳，况求其人

又不多得，间犹有子息悖德，不惟不能养，而且有后言，以致今之为父母往往自爨，不受人子之养。噫，子道之衰，极矣!哀哀

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曾谓一口体之养不可得邪
15
?

此处论及的“父母往往自爨”、“子道之衰”，说明当时珰溪金氏中儿子成年后往往与父母分开另立门户，小家庭较为普

遍，这本是徽州宗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有的现象，但是由此出现“知有父母之养者几人?知有父母之养而每食必有酒肉养者几

人?”反映出父子关系在分家自立后往往趋于淡薄。

较之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本来就远了一层，在晚明宗族风俗变迁中，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也遭遇了严重冲击:

吾家先世分财产，至有以子姓多寡为数，不论兄弟者。迩来风俗薄恶，知有利而不知有义，兄弟之际，往往以财产相争论，

或兄长而暗剥其弟，或弟强而明剥其兄；或兄弟等而利权在兄，则兄夺弟；利权在弟，则弟夺兄
16
。

与血缘关系松驰化相对应的另一面是，财产关系在徽州宗族社会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继嗣为例，因无后而立嗣

和出继，涉及极为严肃的宗族伦理，珰溪金氏本来有一套长期实行的规则:

语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礼非族。”立嗣者正欲其承我之祀事而歆之也，故必择诸一气之相通者。兄弟之子其气通于吾父，

从父兄弟之子其气通于吾祖，再从、三从兄弟之子其气通于吾高曾祖，属有远近而气同一脉，死者之神恒附生者之气以立，气

通则神存，神存则感之而应，肸之而通，格之而来格，享之而来享，吾祖庙其世世血食矣
17
。

此一继嗣规则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近疏远为原则的，但是它在明代晚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方面，立嗣者往往不顾血缘

关系的亲疏，而按自己个人意愿决定立谁为嗣:

迩来族中大义不明，无子者往往以立嗣为讳。嗟夫，人之有子无子皆天也，立嗣安用讳哉?讳之念生而弊遂多端矣。何也?

立嗣不可不明，而一有所讳则取异姓赘婿、乞养随母、收遗弃、买带娠，如吾谱例所禁者，有矣
18
。

另一方面，更有宗族成员不顾血缘亲疏，强行将自己的子女继承他人为嗣，乃至为此发生争执的:

迩来族中子弟识见卑鄙，乃有以子而求继乎人者，甚则有争继者
19
!

本来，父母辛苦万状抚养子女成人，岂肯轻易将己子送与他人为子?“求继”、“争继”的实质是为了争夺立嗣者的财产，

如金瑶所说:“度其情，不过以继为名，取其业为己肥，而实不继耳。”
20
因此，无后者中往往不顾血缘关系，“取异姓赘婿、

乞养随母、收遗弃、买带娠”
21
，宁肯以异姓养子为后。养子由于自幼跟随父母成长，其感情反而较成年后过继的族侄为亲密，

而且能够保证财产的安全。但这样一来，宗族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为赤裸裸的金钱利害所撕裂，传统的宗族伦理基础遭

到破坏，宗族风气也就每况愈下了。

2.宗族内部利益争夺加剧，传统宗族统治秩序面临严重挑战

宗族血缘关系松散化和传统宗族伦理遭受冲击，必然造成宗族内部利益争夺日益加剧。珰溪金氏至南宋年间迁入开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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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已经为时三百多年了，历代祖先不乏赀产富饶的，各支派往往都有祖先留下的“众产”、“众银”一类的宗族公共财

产，在宗族风气每况愈下的大背景下，遂成为各支派争夺的中心。金瑶称当时族内，“或分众产而巧立名色以多取，或收众财

而虚出支销以自私，情既乖离，事多侵夺，小则恶言相诟，攘臂相加，大则告讦于官，辄相擀搆讼，以一而丧百者有之矣”
22
，

引发了无穷的纠纷。金瑶详细描述了当时族内围绕公共财产争夺时的种种诡计和丑态:

本族旧日各项众银甚多，各门分领分借，刻期完纳，即无违误，违误有罚。迩来人心大异，内有一二子弟机关尤深，但遇

领借众银在手，犯忌横生，临纳之际，百计推故，虽事之无干于此银者，亦执此银以相钤制，众人相视，束手无策，只得曲意

迁就，以图了事，而斯人遂自以为得计，而众莫己若也。此风一煽，效尤者多，以致今日各门子弟平居无事，犹相嬉嬉笑言，

尔我俱丧，若一家然，一遇众银在前，相视如贼，相忌如仇，相畏如虎，相猜相疑如鬼如蜮，若非随时分散，必多议论。数十

年来，族中少有蓄贮，一切众事，百无一成，谓之曰故家遗俗，吾不敢信其然也。始作俑者，必食其报
23
。

不肖之徒竞相侵吞“众产”、“众银”，必然导致属于宗族整体利益的“众事”无人认真料理，宗族整体利益也就无法得

到保障:

莫难管者，众事也，非见大者不肯管，非才智足以服人者不能管，非秉正持公者管之而人不信。从我始迁以来，诸英彦岂

徒能管，其于众事直以振植纲纪以树一宗之家声，为后人休。百余年来，虽或不能无少废坠，然犹往往有任其事者。孰意此数

年间，老成相继凋丧，而一时人情率尔一变，不惟不肯任事，且或有挠之者矣；不惟不肯相与成事，且或有蠧之者矣
24
。

宗族内部利益争夺如此恶质化，相应地造成宗族内部凝聚力弱化，传统等级森严的宗族统治秩序也遭到了严重冲击，出现

了相当明显的“礼坏乐崩”，这包括:

第一，名不正、言不顺。

称呼自有名分。……迩来族中里属之年长者呼尊属往往降下一等，或呼叔祖为叔，或呼太叔祖为叔祖。尊属之幼者呼卑属

往往升一等，或呼侄为兄，或呼侄孙为兄，狃于少小之习而不能变，安于年齿之尊而不肯降，遂使族中名分间有不得其正者。

近来族间尊属呼卑属间又有俗名，不曰某侄、某侄孙，而曰某朝、某官，此呼甚鄙，邻乡不如此也。子弟间相呼或又有戏名，

如长子、矮子之类，不论叔侄，此名甚亵，邻村亦多有之。此皆礼俗之坏，其渐或至于丧其名分
25
。

第二，长幼失序。

吾闻诸长老云:先世凡尊长到，子弟毋问各门，皆直立候揖，尊长见子弟，非五服内，亦降阶相揖。吾少时犹及见其然。迩

来族中子弟多纵恣，终日噏噏，言不及礼，岂惟各门，虽本门尊长到，亦坐不起立。并立，不避正位；并坐，不就隅；并行，

不徐侯；并语，不逊
26
。

第三，嫡庶不分，跻妾为妻。

母有嫡庶，吾家前代庶出者多，未闻有尊庶母为嫡者。迩来族中一二庶子遇嫡母死，即尊其母，与嫡母齐，假之服饬，崇

之居处，使其下之人与其子若孙以嫡母之呼呼之。死则尊其主与嫡母同床，祭则与嫡母同席，虽不敢正其名于人，人已然占其

有无嫡之心。……妻者，齐也，言与己齐体也，故娶妻者必求其与己可齐体者，非齐体者止为妾，此娶妻妾不易之常，不独我

祖宗为然。迩来族间人乃有妻死跻妾为妻者
27
。

宗族统治秩序的破坏导致了整体宗族礼制的动摇，在外经商的徽州人以各种理由不参加亲族乃至父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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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闻父母丧必奔。吾先世奔丧，至有水陆三千里以十有一日达者。迩来子弟闻丧十九不奔，问之，曰:“买卖拘也。”又

有一等子妇，素不重其舅姑，逾月时不肯奔告，为家长者或不达礼，或达礼而不能以礼正之。问之，曰:“彼买卖拘也。”不知

买卖与父母孰与轻重?孟子曰:“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此等人岂但违礼，实大逆天，不可不重以为戒
28
。

有的族人居丧期间违制戏宴取乐:

居丧之礼，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我先世旧俗，凡人子在，三年内不看戏，不与喜宴，不随众人行喜庆礼，不得已而行，

易首服，俟众人庆毕乃行。迩来族中子弟居丧，三年内往往看戏与宴为常事，人亦恬不为怪，甚者未成服、未殡，即看戏与宴，

此等人不知视父母为何如人?哀哉
29
。

有的族人甚至出售祖宗坟墓，抛棺弃尸:

墓地者，祖宗之阴宅所寄，凡在子孙，皆知世守，况我先祖辈乎?迩来族间人情贪鄙，至有以祖宗墓地售者。始也，犹曰余

地，既则有迁葬者矣，又既则有弃尸者矣
30
。

3.宗族风气由淳朴一变而为浇薄，若干宗族成员心理变态、行为乖戾

由于传统宗族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珰溪金氏的整体风气日益浇薄，骄奢淫逸之风大起:

族中旧时娶妾者少，吾祖四十八、吾祖母四十五才生吾父，彼时家道亦颇裕，尚未娶妾。今人未三十，无子即娶妾，年四

十而不娶者鲜矣，间又有有子而娶者，习俗浇敝，淫冶成风
31
。

珰溪金氏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无赖之徒也大为增加:

迩来风俗薄漓，专一诱人为恶，内有一二无籍，又欲因是以为衣食之媒，每见人家子弟不肖，百计诱引，入以甘言，啖以

旨食，导以淫荡，托以腹心相照，许以缓急相扶，群游朝夕，情好日滋。……迩来各门不达事子弟往往听人诱引，私相结纳，

或三人，或五人、十人，共为一会，托为心腹
32
。

在这种喧嚣浮躁、竞逐不已的社会氛围中，珰溪金氏中的部分宗族成员心理失衡，行为乖戾，散发匿名帖攻讦他人现象屡

禁不止:

匿名帖，俗谓之没头帖，所以扬人未露之过恶。夫过恶者，人之所讳。过恶未露而吾匿名以扬之，使其人怒而无所归罪，

得罪名教而无所辨，其立心之险恶已甚，况本无是恶而诬以为然，欺心欺人欺天，其罪与左道杀人者同科。我少时尚未见族中

有此帖，迩来往往有之
33
。

有的则虐待婢仆，肆意作恶，手段残忍:

最苦者众仆，为其役使多而无人庇之也。……或唤月工而责备其不到，或唤昏丧起竖而责备其不齐，或相见而责备其不称

呼，或遇于途而责备其不左避，或索其所有、取其所剩而责备其不从，轻则随时手批拳殴脚踢，重则按之地挞之，甚则挞之而

又以黑索系之不释，使其家之不宁，急倒囊焉，以饱吾欲以求免，然后已
34
。

吾族妇女多小见，习以成风，每御女使不如牛马，饥寒、困苦、鞭挞、捶楚，腹无充肠，身无全衣，体无完肤，如是者十

家而九，然尚未闻有挞之死者，迩来渐有挞之至死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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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浇薄，无赖之徒、行为乖戾者又在增加，安全顾虑日益严重，于是素以仕宦之族自豪的珰溪金氏中也有练拳习武走江

湖的了:

家先世多读书，间有务农商者，亦皆知文墨、能词赋，至今称文献者归焉，迄未闻有习拳家者。三十年来，族中有一二子

弟素知拳艺，每一演试，翔舞如飞，凌空掠远，闪烁夺目，观者如堵。小子无知，目为上技，倾箧求学，一人倡之，十人和之，

几至成风。嗟夫，族俗之下流，一至此哉
36
!

四、金瑶的“移风易俗”举措

金瑶饱读诗书，又曾为仕宦，对族中“世风日下”、“礼坏乐崩”是痛心疾首的，除了在《陈俗篇》中严厉批判外，他还

费尽心思，想出了许多“移风易俗”的举措，并将其载入《珰溪金氏族谱》的第七卷《明宗》篇中。《明宗》篇分为宗论、宗

义、宗制、宗礼、宗继、宗服六篇，每篇的叙述结构大致相同，首先列举经传，接着引述诸儒之说，然后提出珰溪金氏应当实

行的举措。《明宗》篇实际上是对《陈俗篇》中的各类浇薄风俗的应对之策，以加强珰溪金氏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传

统的宗族统治秩序。

1.设立宗子，维系人心

设立宗子以维系人心，是宋明理学家非常重视的收族举措，张载曾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

明谱学世族与立宗子法。”
37
故金瑶在《明宗》篇开卷即称:

族之有宗子，犹网之有纲，纲不举则网不张，族而无宗子，则事无统纪而情义乖离，不相系属，虽子孙千忆亦奚为哉
38
。

金瑶认为宗子是一族之长，应由宗子主持祭祀并管理宗族的日常事务:

宗子虽为士庶，子为大夫，亦必祭于宗子之家。宗子虽四世五世，高祖之子欲祭高祖亦必谋于宗子，然后行，盖必如是而

后事有所专，虽传至千百世而不替
39
。

2.兴统宗祠，明礼仪，严祭祀

珰溪金氏原无统宗祠，只在金革墓地前立有墓祠，取名著存观，规模狭小。明代以后，随着珰溪金氏的日益兴旺，祠堂规

模不断扩充，但嘉靖十九年(1540)遭火灾焚毁。珰溪金氏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完成重建，金瑶为新祠制定了详细规划，族谱

中载入金瑶为新祠所做的多幅祠堂图、神位图。重建后的新祠，规模大大扩充，更名为世宦祠，金瑶称它为“收族之祠，”实

际上是整个珰溪金氏的统宗祠，举凡一族的重大典礼皆在世宦祠举行。金瑶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礼仪章程，其中主要的祭祀典

礼为:

冬至日祭始祖祔祭先祖:祭于收族之祠，始祖大宗主之，小宗以下扫祭事。先祖祔于始祖两旁，行一奠礼，大宗及各继曾祖

小宗主之，继祖小宗以下执祭事。

四仲日祭曾祖祢:祠可祭，祭于祠。祠窄，迁主祭于正寝。大小宗各主之，支子以下执祭事。

忌日:迁主祭于正寝，祭自曾祖以下，宗子主之，支子以下执祭事。

省墓:俗间寒食日上坟，随宜设祭，自始祖以下以至殇与无后者皆不遗。制虽非古，而实礼之所不可废。大小宗主之，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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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随行执祭事。

荐新:旧用每月朔日，似拘，但食新即荐，可也。

殇与无后祭:祔祭于四仲之祭。

仲春中丁日祭世官祠
40
。

金瑶为所有这些祭祀典礼制订了繁复的仪节，对行礼的日期、主祭人、参与人、仪式过程、祭器，祭品等等，都作了非常

详细的规定。制定如此严格的祭祀仪节，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祭祀活动来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功效，而挽救在“礼坏乐崩”遭到

严重冲击的宗族统治秩序，即如金瑶所宣称的:

合族莫重于礼，故大宗所以秉一宗之礼，小宗所以秉一枝之礼，虽百世而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祥练必告，虽百世而宜弔

必吊，宜免必免。盖必如是而后情有所联，虽延至千万人而不散
41
。

3.恪守宗法，重订族谱世系

金瑶的“移风易俗”举措，其核心是以传统宗法伦理来加强和维护宗族统治秩序，但他欲严格恪守宗法，却面临着一项重

大的“历史遗留问题”。

珰溪金氏族谱是从第八世金文藻(行六十)由洲阳干迁居珰溪开始的，金文藻生二子修和(行五)、维和(行五七)，金修和无

后，遂从洲阳干选择族弟金革(行千一)为后，金革的后裔非常兴旺，明代珰溪金氏的九派中有八派出自金革，金瑶本人也是金

革之后，而金维和的后裔则长期衰微。从纯粹的血缘遗传关系看，金革才是珰溪金氏绝大多数成员真正的始迁祖，但他以弟继

兄，明显不符昭穆制度，更不符合父子相承的宗法精神。

金革在世的时候，珰溪金氏才刚刚开基，他本人并没有将世系当作多大的问题，他所编纂的族谱以金修和为第九世，而自

己则是第十世，以下子孙依次类推。金修和以弟继兄，在《珰溪金氏族谱》中保留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记载，如蔡玄撰《新修九

龙潭著存观记》称:

在昔天水之世，新安称盛族必曰珰溪金氏，有号垕山者，宋承信郎判车辂字讳文潘之季子也，讳革，早失怙恃，从兄迪功

郎严州司户参军讳修和，爱其颍敏，鞠而成立之。既长，登咸淳戊辰进士，为成忠郎武冈军新宁县主簿，乃报司户以事父礼
42
。

此处称金革报金修和“以事父之礼”，显然是以金革为金修和继子。

嘉靖年间编纂的《新安名族志》依据当时所见珰溪金氏族谱，记载如下:

在邑西南三十五里，出洲阳干派。夫赵八世曰文藻，为宋王宫府谕，始迁于此。九世曰修和，为严州司户参军。十世曰革，

字贵从，咸淳戊辰进士，为武冈军新宁县簿，兼溪峒使司事
43
。

此处以金修和为九世，金革为十世，也是以金革为金修和继子。

明代初年，珰溪金氏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几千人的强宗大族，祖宗曾经以弟继兄、紊乱昭穆，成了族谱编撰者的一块心病。

洪武年间，金谕修谱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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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弟为子，使其拜弟为叔，拜侄为兄，以所生父为从祖，淆乱莫甚于此也
44
!

金希宗在正统年间修谱时也说:

夫五府君固尝抚千一府君为子，而千一府君亦尝以父事五府君，然千一府君，从弟也，五府君，从兄也，从弟安得以承从

兄后?此事之当讳者。夫祖宗有当讳而吾不能曲为之处，从而直暴之，岂得为孝子慈孙”
45
!

金瑶修谱时，他既主张严格恪守宗法，此一“历史遗留问题”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他在排列世系时，将金革

从第十世提升到第九世，金修和与金革的养父子关系也被说成是金修和“无子，抚从弟千一府君以承六十府君”
46
，这样一来金

革以下的历代子孙的世系也就相应地向上提升了一辈，整个珰溪金氏族谱中的世系也因此全部重订，以此完成了整个祖先世系

的重新塑造，以求得昭穆相当，而符合宗法制度。

五、结 语

明代晚期嘉靖、隆庆年间是徽州宗族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万历《歙志》对此有为人熟知的长篇描述: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

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

臻。……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揵，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己富，西

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庆

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

覈。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
47
。

在这个急剧变迁的过程中，经济力量起了决定作用。徽商蓬勃兴起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加剧，

到金瑶修谱时的嘉靖、隆庆间，已经是“诈伪有鬼蜮、讦争有干戈”的时代了，原先家给人足、田园牧歌似的淳朴宗族风俗已

经一去不返了。金瑶在《陈俗篇》中对“旧俗”的极力推崇、对“今俗”的严厉批判，反映出这位长期浸染于宗法伦理的退休

官绅对时代巨变的极度愤怒，他从自己个人情感出发，在《陈俗篇》中往往语多愤懑，过度的感情渲泄之下，难免有夸大其辞

和过犹不及之处。

应该指出的是，金瑶本人也是徽商家庭出身，前述珰溪商人中，在两淮经营盐业的金通正就是他的父亲，因此，与同时代

许多徽商家庭出身的官绅一样，他也为徽商说过不少好话:

四民异职而同道，士职道、职功业，农职耕，工职艺，商职利。其始之授职也，惟各就其资之所近，而其既也，要有禆于

民生。职而无禆于民生，虽士之品未免出农工商下。徽之俗，重商而贱农工，有志者生其间，不为士必为商。商而能尽商之职，

安得以其品而少之
48
!

金瑶既肯定徽商的作用，但在《陈俗篇》中，却对商人因长年奔波在外而不能及时赶回参加亲族的葬礼大加批判，乃至说

出“岂但违礼，实大逆天”
49
这样的重话，这是典型的自我矛盾。他所设计的宗族礼仪制度颇多繁文缛节，能真正在生活中行得

通的并不多。就在金瑶所修《珰溪金氏族谱》问世之后的第十八年，曾经协助他修谱的族侄金应宿(庶生子)，因为对族谱中没

有详细记载是庶母不满，因此在众多庶出族人的支持下，纂修了一部《珰溪金氏家谱补戚篇》
50
，以庶母主体，全面修补金瑶所

修族谱，完全不顾金瑶极为重视的嫡庶之分。此一事件也正充分地反映出，在整个社会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金瑶个人的努力

并不能改变整个徽州宗族风俗变迁的时代潮流。在以往关于明清徽州宗族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对其等级森严、行礼如仪的一面

着墨较多，但《陈俗篇》中列举的诸多“礼坏乐崩”的生动情景，则让今人可以知晓被誉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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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其宗族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另一面。由之，《珰溪金氏族谱·陈俗篇》成为见证那个时代变迁大潮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值

得学术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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